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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师专上学时游过一次峄城青檀寺后，我后来又去过两次青檀
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而让我最难忘的是寺中的那些青檀树。

青檀树为我国独有树种，属于国宝级千年古树，曾被誉为中国最美青
檀树。该树生长在我国辽宁等近二十个省份，而我省仅济南的龙洞、长清
灵岩寺和峄城青檀寺有。

那次在青檀寺，是我第一次认识青檀树，而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听说
过世上还有这种树，一棵棵长在山坡上的罅隙、石缝中。更奇的是，有的
青檀树完全是从巨石下硬钻出来的，可谓是石破天惊呀！我想凡是到过青
檀寺的人们，大家都会看到这一幕，且会引发一番感慨。说实话，自从去
过青檀寺，我便喜欢上了青檀树，并很想为它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唱一首
赞歌。然而，我至今没有，倒是峄城籍诗人孙尚先生做到了，算是替我完
成了这桩愿望，写了一首《青檀吟》，近日由校友、山亭诗人许文章把它转
发在同学微信群里，并配发了诗评。由于该诗较长，笔者在此摘抄两节与
诸君共赏：无时不在寻找机会/即使没有土壤/也要揽尘为穴/即使无法呼
吸/也要汲露造血/这就是我 青檀/即使没有空间/也要挤进五岳山峦/即使
遮住日月/也要盘根错长/这就是我 青檀

诗人许文章点评道：“诗言志。诗人在《青檀吟》中，采用了第一人称，从
青檀树甘愿在山石嶙峋的悬崖峭壁上生长着笔，抒发了青檀不畏自然环境的
恶劣，勇于挑战自我，毅然打破生存极限，顽强地活成风景，唱响生命最强音
的精神品格。诗人在创作这首诗的技法上别出心裁，以青檀树自喻，在诗中
把自我完全融入青檀里，与青檀荣辱与共，心跳同振，呼吸同频，一起经历风
霜雨雪砥砺，共同活在伟大的平凡中。抒情真挚，联想丰富，立志坚忍。诗的
陌生感强烈。”诗好，点评也到位，二者算得上是珠联璧合。

说来也是缘分，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峄城籍的朋友，他叫徐士龙，是一
位老烟草人。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尽管中间隔着两栋楼，但十多年来
我们却接触最多、交流最多，以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而我与士龙弟交
谈最多的话题就是他家乡的青檀树，因为在他心里一直存着一个青檀情
结。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士龙为了寄托乡愁，从青檀寺买了很多青
檀树苗栽在他工作的地方。总之，一路走来，他每换一个工作或者住的地
方，都会留下他的生活痕迹，那就是青檀树。当然，士龙也花重金购买过
几盆大型青檀盆景，后来有一株死了，每当有人向他提起，他总是流露出
惋惜的表情。

士龙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不论是上班时还是退休后，他把闲暇
时间大都用来侍弄花草和制作盆景，而在他制作的盆景中，主要是家乡的
石榴和青檀。而这二者都是他的乡愁，他把它们从故乡请来，就是想天天
与之相伴。是的，二者都是他的挚爱，很难分出伯仲。不过在本文中我要
说的是青檀，因为他制作的石榴盆景我已在多篇文章中作了介绍。青檀盆
景有大有小，大的盈尺，小的袖珍，各有情趣。其实我更喜欢他制作的袖
珍青檀盆景，尺寸之间更显出它的韵致。不过他也有栽在地上的青檀树，
其中有一棵栽在楼后面的青檀，已经长成了大树，枝叶纷披，层层叠叠，
如冠如盖，荫蔽了楼后很大一片地方。士龙喜欢生活，也会享受生活，他
在树下砌了一个水泥台子，上面放置了一套茶具，旁边放了一把躺椅。青
檀开花时，士龙常把躺椅搬到太阳地，躺在躺椅上，双眼微闭，尽享大自
然的赐予。青檀花像单瓣的榆钱，但却比榆钱小很多，如果不仔细看很难
被发现。同时，青檀花的香属于隐香，不仔细嗅是闻不到花香的。夏秋两
季，士龙侍弄完花木，常在青檀树下乘凉、品茗。邻居们也常被他吸引到
这里来，一起畅谈人生和养生。不过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时政新闻和天下大
事，谈兴浓时，常陷入物我两忘的境地。

我知道士龙是一个故乡情结极重的人，而青檀情结则是他故乡情结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发现他爱青檀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并把他的这种喜
爱常常与朋友们分享。他还把培植多年的三棵青檀作为“迎客松”，移栽到
小区门口权作“影壁”。其实前些年他也曾送给我一盆青檀盆景，但由于我
不识树性，疏于管理，致使青檀生了一种白粉病，最终没有活过那个冬
天。对此我一直心存愧意，有很长时间不敢在士龙面前提及青檀的事儿，
总觉着对不住他，也怕让他知道了心疼。不过现在小区门口的三棵青檀都
长得葳蕤茂盛，而且造型也很美，我想他每次看到它们一定会倍感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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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一百多年的艰难跋涉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终于让一个长期羸弱
的民族获得强者的荣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大踏步走上民族复苏之路，并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阔步走进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国内外各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热情勃发的新时代。

历史总是值得回味。我们虽然没有赶上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没有体验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
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错综复杂和艰巨繁重，却没有错过改革开放年代万众一心、奋发图强，
尤其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崇高理想不断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这段惊喜的旅程。在参加市
委老干部局组织开展的“话传统、谈复兴、聚力量”专题调研活动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顾参加工作几十年来的奋斗历程，讲述沉淀在时间深处的诗意
情怀，曾经的波澜壮阔、万千气象至今让人兴奋难抑。

从大学毕业来到枣庄起，我在这座鲁南名城已经工作和生活了四十多年。当初，第一次走进枣庄
市区，心目中山东较早的省辖市形象居然与现实落差很大。我到市委机关报到那年，枣庄建市刚过二
十年，人们口中的“煤城”所有的标签，无论正面的、负面的，这里都不缺。仅仅四十多年的时光，枣庄市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要说原市驻地的市中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早已大大超过四十年前，现市驻
地的枣庄新城和与之融为一体的薛城区，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现代化城市。想当年，作为煤炭资源富
集、采掘工业发达的枣庄，在全省乃至全国那么赫赫有名，依托自然资源建造的工业体系曾让枣庄跻身
全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之列。在经历了资源枯竭、亟待转型的考验之后，枣庄摒弃满足现状、安时处顺和
单纯依赖资源耗费的经济增长思维，更广泛地运用市场因素，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和资本，更深入地融入
国际国内经济，走出一条不仅有别于过去的自己、也有别于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之路。尤
其是锚定“强工兴产”目标，推进“工业倍增”计划，改变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
制造业，打造以“北方锂电之都”为引领的现代工业集群，终于从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全国重
要的煤炭工业基地，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

枣庄的变化只是全国巨变的一个缩影，枣庄的发展也只是全国经济与社会蓬勃发展的一部分。虽
然转型中的枣庄与人们的期待尚有不小距离，回过头来观察这段我们曾经亲自参与了的历史，依然能
从中获取经久不衰的情感力量。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
程，这是一个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的过程。国家从计划
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从封闭型社会转向多元开放型社会，走的是一条中
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在整个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有过探索的艰辛，有过抉择的纠结，也有过交学费
的无奈，但更多的是成功的喜悦和再攀新高峰的期待，始终如一的是党的初心使命不改，共产党人精神
历久弥新。在较早燃起革命烽火的枣庄，在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台儿庄大战发生地，在闻名遐迩
的铁道游击队故乡，至今高扬着体现枣庄人民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铁道游击队精神旗帜。这就是听
党指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敢于亮剑、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机智勇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放眼
全国，传承了中华古老文明和共产党人强大红色基因的各族人民，一定会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
中，不断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人过百岁，难免老态龙钟。而我们党102岁了，却依然蓬蓬勃勃，朝气十足。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
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不懈奋斗，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
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赶上这样的时代何其幸运！
我们能为这个时代尽一份绵薄之力又该多么幸福！抚今追昔，鉴往知来，眼前浮现的是党的二十大描
绘的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耳中鸣响的是中国人民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铿锵步伐，胸中涌动的依然是
共产党人不变的炽热情怀。

“话传统谈复兴聚力量”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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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感言

翻旧日记，2020年5月19日：早饭后回家收蒜，至晚七时许收工。时间可真快，又
到一年收蒜时。已连续两年未回家收蒜；今年适有空闲，且母亲有腿疾，我怎能不回去？

上面这则日记，接下来还有这样几个字：久蹲剜蒜，腰酸腿疼，颈僵不适，并双手肿
疼。看到这里，仿佛感到疲累之苦犹未去身，不由胆怯起来。还不只是胆怯，亦有担心：
几年不剜蒜，不知还会剜否。但胆怯也好，担心也罢，我怎好不回去！

我深知母亲干活好强的性格，恐怕她不等到我回来，便先已动起手来。果不其然，
当我回家路过菜园，一眼望去，那蹲坐在蒜地里矮小的身影，可不就是母亲？我同她打
了声招呼，便赶紧回家换了身工作服回来。当我拿起铲子就要剜蒜时，却被母亲叫住
了，“你可别剜，剜毁了蒜！”老实说，母亲的担心也有道理，几年不剜蒜，哪敢说还有把
握。“可不试一试，怎么就知道不行？！”我心有不悦。

不让剜蒜，只能绞蒜。这活要比剜蒜轻快得多。我一边铰蒜，一边回想母亲刚才的
话，渐渐地，多年前在家收蒜的一幕，浮上眼前。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收蒜，几乎什么也不
会干。当我跃跃欲试剜蒜时，二老甩过来的也是像现在母亲一样的话。我那时年轻气
盛，谁也不服气，就非剜不可，结果不出二老所料，接连剜伤了不少蒜。二老一边可惜着
那些剜伤的蒜，一边埋怨我：“叫你别剜，别剜，就是不听！”我很难过，倒不是为了那些剜
伤的蒜，而是为剜蒜这种小事也弄不好。

我生性不服输，越是难弄之事，就越要把它弄好了不可。因此下决心等明天一定向
二老证明，自己并非不行。反思初次剜蒜不成功，是不学不问，贸然下手所致。所以当
次日再次剜蒜之前，我就仔细观察二老是如何剜蒜的，又从旁跟着学。到觉得是时候
了，这才正式动手剜，还好，连续剜上一阵，居然没有发生剜伤蒜的情况。二老过来查
看，我说：“就是剜不快。”他们说：“这就不孬了！”能被二老认可，我心里很高兴，头天的
不爽也便一扫而空。另外，从中我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遇到困难，只要不存自轻自贱
之心，虽失败而不顾；纵他人予以怀疑，乃至否定，亦不问；不放弃，多学多问，终能克服。

因多年前那次剜蒜的经历和体会，所以当母亲这次武断地认定我不会剜蒜时，我心
里不仅不悦，也大不以为然，并认为母亲已忘却当年之事……现在当我乍又拿起铲子剜
蒜，确感手生；又因之前曾干过，故上手也快。待见我剜蒜有模有样，既少伤蒜，剜得又
快，母亲除了一句“累了就歇息”，便不再说什么。

剜蒜这种活，反复机械，易感枯燥无味。如何消除无味，甚至化无味为有趣？有人
伴音乐而作，也有人发吟唱而忙……我却不同，而是运文思于其间。我不是要写一篇剜
蒜赋，或什么哲思妙文；我只是感到像剜蒜这样一种农活，其中也有诸如分寸、配合、力
度等讲究。把这些讲究用文字准确形象地表达出来，虽并不轻松，却也是一种莫大的乐
趣。自我执笔为文以来，即养成耳闻目睹物事百态，便思当如何记之的习惯；然常常是
已构思好，却极少笔记。而这回却把已想清楚的剜蒜程序记在这里：左手握葶，右手执
铲。离葶三指，下铲要浅。用力其剜，土呈裂散。左手轻提，蒜破壳然。宁远勿近，为防
伤蒜；宁浅勿深，去土亦便……也算经验之谈。

复读却又莞尔，觉得未免太过郑重其事。或问凭此经验就能剜好蒜？那可不敢
说。但有总结总比没有总结好。

小满剜蒜，芒种收麦。有人拿收蒜之苦，同收麦相比。其实有过割麦经历的人都知
道，收麦之苦哪里是收蒜可比。但收蒜确实不容易，我日记所记并非夸张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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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城区的宅子拆迁，我又回到乡下老宅居住。那段日子里，闲来无聊，
每逢盛夏总要到周边树林里捉金蝉，观蝉变，听蝉鸣。去享受那份快乐，去感受一
个躯体脱胎于旧体的全新过程。

蝉蛹在地下存活二至三年，靠着吮吸植物的根茎来孕育成熟。它是生长过
程，也是积蓄能量的过程。它在地下成长为会爬行的金蝉后，紧接着就要破土而
出。

捉金蝉（俗称知了猴）。入夏，夜幕降临，我跟随捕蝉大军，一头扎进杨树林。
在金蝉出没的夏夜，左手持手电筒，右手拿着瓶子，马不停蹄寻找地面上钻出的
蝉，那场面人山人海，就像一场人蝉大战，更像一场狂欢会。在树木的根部，在周
围草丛里，所有手电筒的灯光全都聚集在小小的金蝉身上。人们在仔细而快速地
搜寻，从树根到树身，再到树顶，唯恐放过它们。金蝉出土的瞬间，总是极力向树
上冲刺，此时人们稍一疏忽，它就立马爬到树梢，但漏网之鱼总还是会有的。

七月流火，酷伏难耐。树林里密不透风，蚊虫上下叮咬，让人全身瘙痒。接连
几天的阴雨，空气湿度加大，给人一种窒息之感。那些捕蝉者全然不顾这些，他们
打起精神，全神贯注地洞察蝉的去向。爬上地面的，通体褐色，金属般的光泽，淡
淡无光的双眼，圆溜溜的鼻子，软乎乎的尾巴真是招人喜爱。它一旦进入搜寻者
的视线，会很快束手就擒。此时此刻，那是何等的兴奋，又是何等的欢喜？

我赞赏金蝉，它有一种奋发向上的风骨。一旦从地下爬出，它就不顾一切，只
争朝夕，勇往直前，奔向高高的树梢，然后实现华丽转身，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观蝉变。金蝉群体中的智者，总能避开人群，躲过一劫。它要落脚在高高的
树顶，在低垂的枝叶上开始羽化。羽化的过程是喜悦的，也是痛苦的。只见它的
背部慢慢裂开，身体渐渐变大，头部不停地抖动。不一会，那原有的外壳退掉，一
个全新的生命诞生了。刚出壳的蝉，通身是乳白色，躯体软软的，嫩嫩的，在空气
中等待干燥和硬化。那新的躯壳变得又黑又硬，双翼只要打开，随时就能飞翔，奔
向新的征程。

“金蝉脱壳”，是一种正常的生物现象。它象征着一种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
精神。它在不断地进化，不断地成长。其实在人的生命旅途中，我们也需要蝉变，
需要更新自我，完善自我，迎接新的挑战。

听蝉鸣。鲁南的蝉鸣，一般是从七月开始，到九月结束。曾几何时，我对蝉鸣
是抵触的，抗拒的。不论在乡村，还是在闹市，蝉鸣无处不在，在你我他的耳边萦
绕。哪里有树林，哪里就有蝉鸣。它像合唱团，又像交响乐队，在空旷的田野无休
无止地欢唱。在人们居住的地方，那叫声不绝于耳。它从窗棂里，从门缝间挤进
来，没完没了，唱个不停，十分闹心。越是酷热，它越是声音嘹亮。唐代诗人李商
隐在《蝉》中写道：“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黄昏开始，蝉的哀鸣声直到天亮才
声嘶力竭，而青青的树叶对蝉却无同情之心。

随着年轮更迭，我又读懂了蝉鸣，喜欢了蝉鸣。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赞颂
蝉鸣，以此抒发情怀，把蝉的餐风饮露认为是一种高洁的象征，是一种复活与永生
的象征。“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到了傍晚，我伫立在茅舍门外，神情专注地临
风倾听树林中那暮蝉的吟唱，深感那是一种音乐之美，着实令人陶醉。蝉还可以
扮演天气预报的角色。“蝉鸣天晴，不鸣有雨”似乎成了自然界的定律。

在我的故乡，家中进蝉，预示一个家庭将要焕然一新，欣欣向荣。不少人把它
看作一种神圣之物，吉祥之物，它能给人以纯洁、通灵之感。

我在想，有了蝉鸣，才有了夏日的奔放、欢腾、美好；缺失了蝉鸣，这个夏日则
显得暗淡、孤独、寂静。

蝉变 □侯贺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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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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